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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冠 疫 情 爆 发 ，吉 回 到 老 家 。
让人震惊的是她居然身怀六甲。

吉大一的时候父亲心脏病需要
手术，只能辍学去曼谷打工赚钱。

不知道吉是如何赚到十万铢让
父 亲 动 了 手 术 。 术 后 吉 就 离 开 了
家 ，毕 竟 后 续 治 疗 还 需 要 很 多 钱 。
三 年 来 她 常 常 给 家 里 打 电 话 和 寄
钱，却从没回家，说工作太忙了。两
个月后，吉生下龙凤胎。

有 了 两 个 嗷 嗷 待 哺 的 孩 子 ，日
子更难熬，何况还有左邻右舍的指
指点点。但是吉总是告诉自己：“世
界让我遍体鳞伤，但伤口长出的却
是翅膀！”

一 年 后 ，一 个 自 称 来 自 中 国 的
中年男人来找她，他们在房间谈了
一个小时。

吉 让 一 对 儿 女 叫 他 爸 爸 ，男 人
抱着孩子不停地给吉鞠躬致谢。

男 人 给 吉 一 大 笔 钱 ，并 保 证 将
来一定报答吉的大恩大德。

当 晚 ，母 亲 看 到 了 吉 腹 部 两 条
长长的刀疤，母亲终于明白，那些钱
是吉代孕得到的报酬，一个大学没
有毕业的女孩子，有什么工作能让
她急速赚到大钱呢？！

龙 凤 胎 也 是 代 孕 ，只 是 因 为 疫
情 出 现 意 外 ，吉 走 投 无 路 只 好 回
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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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瞧瞧你瞧瞧
○张锡镇

我 老 爸 和 别 人 老 爸
不同，碎嘴。他这把年纪
的老头儿我见多了，大多
都沉默寡言，可他却爱唠
叨 ，老 妈 倒 少 言 寡 语 ，
晕！

家里人也都习惯了，
耳朵都磨出糨子了，不往
心里去就是了。可是，他
唠叨的大部分内容是攀
比，让人烦。每当涉及这
一 话 题 ，总 是 以“ 你 瞧
瞧”开腔。“你瞧瞧，人家
孩子多有出息，上了县重
点高中了。”“你瞧瞧，你
叔 家 的 小 楼 盖 得 多 气
派 。”这 么 说 吧 ，凡 是 见
到比自己好的东西，他都
要发一通攀比高论。

考上了大学，好不容

易要离开家，不再听“你
瞧瞧”了。可临行那天，
老爸问我，你那同学秋明
去哪个大学了，“复旦。”

“ 你 瞧 瞧 ，还 是 人 家 厉
害。”

转 眼 二 十 多 年 过 去
了，我留校当了教授。照
例，每年春节都要回去看
望老爸老妈。家乡巨变，
可亘古不变的还是老爸
的“ 你 瞧 瞧 ”。“ 你 瞧 瞧 ，
你 那 同 学 当 上 副 市 长
了。”“你瞧瞧，人家挣得
比你多。”

今年春节又回去了，
可老爸破天荒没提“你瞧
瞧”。我问，我那同学咋
样 了 。 老 爸 回 了 仨 字 ，

“进去了。”

猴 戏 班 的 班 主 赖 迂 ，
他最爱的是那一只叫唉勒
的猴子。

赖 迁 经 常 开 着 摩 托
车 ，带 着 唉 勒 到 处 溜 达 。
见到他关心的房子，便对
唉勒做手势。一到 晚上，
唉勒便到赖迁日间所暗示
的房子，从窗口跳进去偷

东西，然后拿来交给赖迁。
一 天 ，赖 迁 带 着 唉 勒

到菩提寺，佛寺的大厅有
好几个捐款箱，赖迁对着
捐款箱向唉勒打手势。

晚 上 ，唉 勒 来 到 菩 提
寺 ，正 要 从 捐 款 箱 里 盗
款。这时，一阵阵的经声
飘进唉勒的耳朵，牠听不

懂，但心懂，一句句的梵音
渗进唉勒的心中，盘旋在
牠的脑子里。

唉勒在佛寺里坐了一
个 多 小 时 ，他 空 手 回 来 。
赖迁已熟睡着了，唉勒把
牠偷来之物，装满了两个
袋子，走到附近一所警署，
将袋子放在警长桌上。

第 二 天 ，警 长 见 到 袋
子，一打开，大吃一惊，袋
子里都是失主申报的被偷
之物。警长打开监控，发
现拿袋子放在桌子上的，
是赖迁心爱的唉勒！

赖迁被关进监狱里去
了，唉勒也不再演戏了，菩
提寺是牠的家。

佛法无边佛法无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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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方文国鬼开会
老 刘 爱 喝 酒 ，周 日 值

班 ，他 一 口 酒 一 口 花 生
米 ，要 不 是 尿 急 ，他 都 不
想出门。

老 刘 去 厕 所 ，走 在 长
长的走廊里，深一脚浅一
脚，头顶上的灯光一明一
暗 。 会 议 室 里 似 有 说 话
声 ，老 刘 透 过 门 缝 看 ，主
席台上坐着李部长，身旁
有 钱 司 长 、黄 局 长 ，撤 副

司 长 ，还 有 李 处 长 、魏 科
长。李部长做报告，他慷
慨 激 昂 地 说 我 们 对 腐 败
是零容忍。

老 刘 心 里 疑 惑 ，李 部
长因腐败案发，已被注射
执行死刑，另几个官员因
为贪污受贿数额太大，先
后被枪毙了，他们怎又一
起 开 会 了 。 穿 着 一 身 雪
白 的 制 服 司 秘（书）美 女

罗 芳 ，伸 手 拉 老 刘 进 去 。
老刘要尿尿，挣脱后到厕
所一泄千里，完了头一歪
就地睡了，在进入梦乡的
那一刻，老刘自问罗芳因
为牵涉李部长案，不是上
吊死了吗？

一 觉 睡 到 日 上 三 竿 ，
老刘醒来想起上午有会，
赶 去 会 议 室 。 司 秘（书）
美 女 杨 人 将 他 拉 到 身 边

坐下，示意他已迟到。老
刘 见 主 席 台 上 坐 着 许 部
长 及 各 司 局 的 头 头 。 许
部长在做报告，他斩钉截
铁 地 说 我 们 对 腐 败 是 零
容忍。

老刘想起昨晚李部长
也 这 么 说 的 ，打 了 个 激
灵 ，转 头 美 女 杨 人 ，又 想
到罗芳，慌忙拿手捂住嘴
巴，以免喊出声来！

乡村萤火闪烁
○ 曾心

宋 麦 自 小 得 了 小
儿麻痹症，父母把他送
到“ 越 ”（寺 庙）当 沙
弥。

方 丈 问 他 ：“ 长 大
想当什么？”

“萤火虫。”
沙 弥 们 都 笑 起

来 。 方 丈 领 会 地 点 点
头。

长大，他当了乡村
医疗志愿者，立志要像
萤火，为乡村照明。

在抗击疫情期间，
方 丈 献 出 一 张 药 方 。
宋麦大喜，立即组织乡
村医疗志愿者，上山采
药；回来又把它熬成汤
药 ，挨 家 挨 户 送 药 上
门。

有 一 次 ，送 药 回
来，遇到山洪滑坡，他
被 埋 了 。 村 民 们 拿 起
畚 箕 锄 头 赶 去 抢 救 。

寺 庙 和 尚 和 沙 弥 点 亮
蜡 烛 为 他 的 健 康 诵 经
念佛。

他虽获救了，但那
条“ 残 障 ”的 腿 断 了 。
从此他拄着拐杖，依然
坚 持 在 抗 疫 第 一 线
上。每天清晨，他戴着
口罩，站在村头，检查
出入人的体温，递给洗
手 液 ，还 要“ 强 迫 ”喝
上一杯预防汤药。

一年多来，临近乡
村 都 有 感 染 新 冠 肺 炎
者，唯独他乡村一千零
八 人 安 然 无 事 。 政 府
派人来调查，给予高度
的评价。

记者团来采访他，
写了一篇报道：《乡村
萤火闪烁》。

方丈在讲经时，也
时常讲了这个《萤火的
故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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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的学费呢
○ 范模士

新冠肺炎已经收拾泰国两年了。什么都被戈疫一
九吃得干干净净。

黄玉清失业了，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，自己
尚可忍饥埃饿，可孩子的学费呢？

没办法，卖血。只有此路可行。到了医院，医护
人员抽了他的血，并挖他的鼻液和喉液，并告诉他一
个星期后才来等消息。

好容易等到了一个星期。黄玉清急忙赶到医院。
结果得到是的一个坏消息。
医院告诉他，他患了新冠肺炎，必须立刻住院。
黄玉清打电话给乡下的太太：“我们饿可以吃西

北风，可孩子的学费呢？”
太太丢下一句话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

美梦
○ 杨玲

早 晨 8 点 ，碧 差 汶
府直辖县警署威猜警中
尉值完夜班回家，他太
疲倦想立刻睡觉。

家 里 没 有 人 ，太 太
早 逝 ，女 儿 在 曼 谷 读
书。

但他听到女儿房里
有男子的鼾声，威猜马
上打开房门，见到一男
青年在床上呼呼大睡。

“ 有 贼 ！”威 猜 退 出
来 ，到 屋 外 打 电 话 报
警。一瞬间，警员赶来
了，大伙儿冲进屋里举
枪 大 喝 ：“ 不 准 动 ！ 你
是什么人？”

男 子 被 惊 醒 ，见 到
五 、六 支 枪 口 对 着 他 ，
吓得浑身打颤，高举双
手爬下床。

警察问口供。男子
叫 汶 松 ，22 岁 ，原 在 曼

谷某酒楼当服务员，去
年疫情肆虐酒楼倒闭，
他失业回乡。但找不到
工作，有时到兄弟姐妹
家蹭饭，但他们也没有
饭给吃了，父母在他年
幼时已去世，他是在佛
寺长大的，15 岁到曼谷
谋生。

昨 天 ，汶 松 饿 了 一
天 ，走 投 无 路 想 当 贼 ，
午 夜 到 威 猜 警 中 尉 家
中 ，没 有 人 在 正 好 下
手。他走进一间睡房，
打开柜子衣橱，都是衣
服 鞋 子 ，找 不 到 钱 ，心
里 烦 躁 ，就 打 开 冷 气 ，
睡意来袭上床躺倒，大
睡不醒。

被 惊 醒 后 ，见 到 满
屋警员，黑乎乎的枪口
对准他，吓到他讲不出
一句完整的话了……

乃嘛 ○ 若萍

乃嘛摇摇晃晃的一手
推开木门。

“ 依 莎 ！ 死 到 哪 里 去
了！开灯！”

没 有 回 应 ，乃 嘛 只 好
摸索着开了灯。

家 里 很 凌 乱 ，没 见 到
依莎和四岁的女儿。

“ 死 娼 妇 ，又 逃 跑
了 。”乃 嘛 和 依 莎 这 对 夫
妻 ，三 天 倒 有 两 天 在 吵
架 。 老 是 醉 醺 醺 的 乃 嘛
赌输了钱，回到家里对依
莎 就 是 一 顿 拳 打 脚 踢 的
出气，依莎以前也曾经逃
走过，但都在乃嘛威胁下
回来了。

乃嘛熬了两天没钱买
酒喝的日子，今晚他酒瘾
又 发 作 了 。 怎 办 ？ 依 莎
不知逃到哪里，向人借钱

早已是没人肯借给他了，
更 糟 的 是 他 已 经 几 天 没
去 赌 场 碰 运 气 了 。 想 了
想 ，他 决 定 出 去 走 走 ，看
看有什么机会。

真给乃嘛看到机会了
——就在前边僻静的角落
有个长头发的女人。

乃 嘛 向 她 走 去 ，女 人
发 觉 后 马 上 闪 进 小 路 旁
黑暗的树丛里。

“ 想 逃 吗 ？”乃 嘛 追 上
去，一手就抓上女人的肩
头 。 还 没 来 得 及 扯
下女人身上的背包，一柄
锋 利 的 尖 刀 已 经 插 进 了
乃嘛的胸膛！

乃 嘛 眼 睛 睁 得 大 大 ，
直挺挺的躺在地上。

握在他手里的是一团
蓬乱的假发。

黃昏小径，两只老鼠正在散步，迎面
突 来 了 一 只 帅 气 十 足 的 花 猫 。 其 中 一
只小的老鼠吓死了，赶紧躲了起来。

“孩子，别怕，我们的强敌现在‘缺
钙’了。”鼠妈妈神情自若的说。

“妈咪，此话怎讲？”
“现在的猫大都是被人当宠物养，是

在‘温室’里长大的，除徒有外表外，已
没有它们祖辈那般勇猛可怕了。”

“妈咪，你说的当真？”
“嗯！待会你看妈咪的就知道了。”

鼠妈妈说罢大搖大摆地走上前去，故意
伸出一条腿绊了花猫一下，花猫冷不防
差点儿摔倒。

“ 喂 ！ 你 是 怎 走 路 的 ？ 故 意 的 是
不？” 花猫大声喝道，怒不可遏。

“故意的又怎样？想打架呀？
鼠妈妈说罢摆开架子，露出两颗令

人胆寒的利牙。花猫见势不好惹，赶紧
收敛姿态，头也不回地溜了。

“今非昔比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鼠
妈妈冷冷的说

目睹这反常的一幕，小老鼠像是做
了梦般，眼睁得大大的。走在路上，它
脚步生风，感慨万千地说：

“怀安丧志啊！想不到我们的世界
也有‘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’！”

黄昏小径，传来了两只老鼠快乐的
笑声......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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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病看病 ○ 晶莹

他 是 一 名 心 理 学 老
师 ，此 时 自 己 却 正 坐 在
心理诊所的外面候诊。

他 自 己 也 不 清 楚 何
时 开 始 ，对 于 死 亡 ——
特 别 是 至 亲 好 友 的 死
亡 ，总 会 在 心 里 产 生 莫
大的恐惧。他倒不是惧
怕鬼神或者担心自己死
去 ，但 那 种 灵 魂 于 生 死
间的挣扎却常常扰得他
夜 不 能 寐—— 平 生 与 死
者的交往细节如过电影
般一遍遍在头脑中循环
播映，直到天明。而且，
与 死 者 关 系 越 亲 近 ，这
种 心 理 感 应 便 越 强 烈 。
因 此 他 几 乎 不 参 加 葬
礼 ，仅 在 请 托 友 人 代 致

楮 仪 后 ，向 死 者 遥 致 歉
意。

年前，他的忘年交诗
友老大故去。从情从理
都该去庙里为老大诵经
送 行 ，但 他 在 痛 楚 的 纠
结中终没打破惯例…...

至今虽已月余，可他
每晚睡眠时间仍不足四
小时。

护 士 出 来 叫 他 的 名
字。他怀着无限期待与
不知前途的彷徨所交织
的 复 杂 心 情 ，走 进 诊
室。他模糊地觉着医生
的 容 貌 似 曾 相 识 ，且 随
着 脚 步 的 前 移 ，他 的 神
情 由 疑 惑 而 渐 惊 悚 ，终
脱口惊呼：“老大！”

扶乩 ○ 梵君

小陈全家都是某善
坛的信徒，拜的是八仙
其 一 的 吕 洞 宾 。 每 逢
神明圣诞，中元普渡或
是 九 皇 斋 节 小 陈 都 不
甚热心，唯独热衷于扶
乩降鸾。

小陈今年上大学三
年 级 ，平 时 懒 懒 散 散 ，
从未用心在功课上，眼
看 春 节 过 后 就 要 期 末
考试了，他不免心里焦
虑不安。情急之下，他
想 起 临 时 抱 佛 脚 的 功
夫，和几个同学跑去善
坛拜拜吕祖，祈求神明
保佑，看到庙里正在扶
乩降神，忙去跪拜求问
期末考试试题。

坛上的两位师父默
不作声，丁字型的柳木
杆 停 在 沙 盘 上 不 动 。

不一会儿，沙盘里的柳
木枝开始动起来，鸾书
竟是：“老酒鬼到！”众
人 申 斥 ：“ 我 等 启 请 吕
祖，野鬼怎敢来此？”柳
木枝果然沉寂了，片刻
之 后 才 有 写 道 ：“ 纯 阳
道人在此，诸生何问？”
小 陈 数 人 忙 叩 问 试
题 。 鸾 书 答 ：“ 多 多 研
磨来！”

众 人 不 解 何 故 ，好
在 春 节 写 春 联 的 墨 汁
还有不少，一并拿来备
用 。 鸾 书 又 写 道 ：“ 诸
生分饮之，听我吩咐！”
小 陈 等 一 口 气 喝 下 墨
汁。鸾书大动，飞快地
写 下 一 首 偈 诗 ：“ 平 日
不 读 书 ，临 时 喝 墨 水 。
吾非吕祖爷，还是老酒
鬼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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